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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翔

李逵这个人物是在《水浒传》的第 38
回出场的，他凶神恶煞的样子就连久走江
湖的宋江都不免吃惊。《水浒传》原文这样
形容他：“黑熊般一身粗肉，铁牛似遍体顽
皮。交加一字赤黄眉，双眼赤丝乱系。怒
发浑如铁刷，狰狞好似狻猊。”这样一个莽
汉，如果再配上一对车轮一样的板斧，那真
是让人看上一眼，都会胆战心惊。

李逵不仅外表粗壮凶狠，为人处世也
是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张嘴就骂，抬手就
打，即便在梁山这群绿林好汉之中，也无人
敢惹。但就是这样一个狠角儿，却在宋江
面前温顺得犹如绵羊一般。他对宋江的仗
义疏财佩服已久，加之初次见面就得到宋
的10两纹银供其参赌，因此对宋大哥更是
感激涕零，死心塌地地辅佐，以至于为了宋
江能吃上一尾活鱼，不顾水性欠佳，也要豁
出性命与“浪里白条”张顺较量，真是鲁莽
到了天真可爱的地步。

李逵这样的形象和性格天生就是京剧
中架子花脸的样板，因此京剧中的李逵戏
很多。譬如《闹江州》《丁甲山》《李逵大闹
忠义堂》等。笔者感觉，在众多李逵戏中，
由剧作家翁偶虹先生创编的《李逵探母》最
为经典，它好就好在展现了一位硬汉在母
亲面前的柔弱与乖巧，不仅让李逵这个人
物更加丰满，也丰富了京剧中花脸演员的
表演。

作为花脸郝派艺术的优秀传人，袁世
海先生非常愿意接受这种挑战，他凭借出
色的基本功和对人物的深刻理解，在李逵
与双目失明老母相见一场戏中，用又是唱
儿歌、又是撒娇作态的天真表演，刻画出久
别之母子重见时充满亲情的愉悦氛围，让
人深受感动。 （《今晚报》）

京剧里的李逵京剧里的李逵

□徐宏图

王季思，是继王国维、吴梅之后
我国著名的戏曲史论家与文学史家，
成就卓著，尤其在《西厢记》的校注与
研究方面，承前启后，开一代之先河，
享泰斗之尊称。

注《西厢》，在国内外刮起
“西厢旋风”

《西厢记》是王实甫创作的一部
伟大著作，它不仅是北杂剧的压轴之
作，也是此前所有宋元戏曲所无法比
拟的。

当时最流行的是金圣叹本，王先
生并不因此本流传最广而随大流。
他通过四处寻访，终于找到了理想的
凌蒙初刻本。1944 年，王季思终于
完成《西厢记》全书的校注，取名《西
厢五剧注》。关于这本书的出版，王
先生回忆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官方
的出版机构是不会承印这种“闲书”
的，他是通过一位在龙泉私营“龙吟
书屋”的朋友郭莽西替他印了这本
书。郭莽西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
知识分子，他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出版
此类禁书的。没过多久，他就因积极
参加反蒋爱国运动被杀害。

这本《西厢五剧注》，是近现代第
一本《西厢记》校注本。1949 年后，
王先生又多次修改，由多家出版社再
版，印数达100 多万册，除于国内刮
起“西厢旋风”外，还一度在国外产生
轰动，日本学者作了《王季思校注〈西
厢记〉索引》，把它作为工具书备查。
70 多年来，王注本在国内众多《西
厢》注本中仍然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
一种。其意义正如著名戏曲史家蒋
星煜先生在《文坛艺林》中所说：“王
季思的《西厢记》校注本先后在中华
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多
次修正再印，基本仍保持了当年《西
厢五剧注》的面貌，这使古典戏曲研
究者尤其是《西厢记》研究者有了一
个较可凭信的本子。”

论《西厢》，实现从文献学
到文艺学的转变

王先生除了校注外，还在《西厢
记》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出版了
许多专著与论文，实现了自己从文献
学到文艺学的转变。他在理论上的
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厘清了《西厢记》的源流问
题。这主要体现在他于1955年由上
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从〈莺莺传〉到

〈西厢记〉》的专著中。全书分“元微
之的莺莺传”“从赵令畤到董解元”

“王实甫和西厢记”“西厢记塑造的人
物”“西厢记语言的运用”“小结”等，
把《西厢记》从唐代元稹的小说《莺莺
传》、唐代李绅的《莺莺歌》，到宋代赵
令畤的《蝶恋花鼓子词》、金代董解元
的《西厢记诸宫调》等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艺术样式的发展与演变，最后产
生王实甫的北杂剧《西厢记》的过程，
做了详尽的表述。在“小结”部分还
提及明人的改本与当代的演出本，前
者包括李日华与陆采的《南西厢记》，
后者称越剧改编本《西厢记》“在全国
戏曲会演里得到很高的评价”。王先
生厘清了《西厢记》的来龙去脉，为

《西厢记》研究者深入探讨这部元杂
剧的巅峰之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解决了《西厢记》的作者争

端问题。这是一个长期未决的悬案，
大致有关汉卿作、王实甫作、关作王
续、王作关续等4种意见。自从清金
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流行后，王
作关续几乎成了定论。例如杨公式
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西厢记》
的第五本与前四本的风格迥然不同，
应是另一作者手笔。连王季思的老
师陈中凡也在《文学遗产》发表文章，
认为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称

“关、郑、白、马”为元曲四大家，没有
列入王实甫，因而怀疑《西厢记》的作
者并非王实甫，而是比郑德辉更晚的
一个作家。针对杨、陈等先生的观
点，王先生根据钟嗣成《录鬼簿》和元
末明初的其他有关史料，先后在《文
汇报》《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西厢
记〉作者的问题》与《关于〈西厢记〉作
者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认为《西厢
记》五本都应是王实甫的手笔，通过
这一场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终于使

《西厢记》的作者问题获得接近解决，
此后已罕有异议。

三是采用乾嘉学派治经的方法
考证《西厢记》。他之所以采用这种
方法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受清末著名
学者孙诒让的影响。孙诒让是温州
瑞安人，王季思与他有亲戚关系，在
瑞安县立中学读书时，就住在他家
里。孙家的玉海楼藏书富赡，其中特
别引起王季思注意的是一些经孙氏
亲笔校勘、批注的本子及与同时代学
者讨论问题的通信。王季思看后，非
常钦佩孙氏学问之渊博与治学态度
之严谨，自然受其影响，采用同样的
方法校勘和考证包括《西厢记》在内
的元人杂剧。为了做好考证工作，王
先生做了大量关于元人戏曲的俗语
方言卡片，不仅对研究《西厢记》有
用，也为他后来研究关汉卿、马致远
等其他元人戏曲打下基础。

游“西厢”，留下七绝两首
佳话一段

因为与《西厢记》的情缘，《西厢
记》故事发生地普救寺，早就是王先
生十分向往的地方，只是一直没机会
成行。

直至 1986 年秋天，中国古代戏
曲研究会在临汾市召开，王季思才得
以实现夙愿。这一会议主持者、山西
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首任所长黄竹
三是王先生的高足，他自然也成了大
会的首邀代表，时年 80 岁。更令他
惊喜的是，会间他还与明刊本《西厢
记》研究的首席专家蒋星煜不期而
遇，蒋先生是该所的唯一顾问，自然
也在首邀之列，时年66岁。这对《西
厢记》研究来说，可谓是知音相遇，珠
联璧合。除了会议安排参观洪洞县
苏三监狱、关帝庙、鹳雀楼外，他俩迫
不及待要去的自然是普救寺西厢馆
了，因为他俩为研究《西厢记》付出了
大半生心血，对当年张生与莺莺发生
罗曼史的名山古刹是有特殊感情
的。会议做出特殊安排，派专车送他
们去考察。尽管整个普救寺只剩下
一座巍然莺莺塔，其余的殿宇楼阁均
在历代的战乱或地震中化为一片废
墟，但他俩仍然兴致勃勃。而永济县
委为不让这两位重量级专家失望，还
特地安排他们参观永济县委修复普
救寺的蓝图与模型，并告知这座昔日
曾经“神房花木深”的旖旎风光的古
刹两年后将重现于世。

从普救寺回到永济县委招待所，

县委的同志盛情请他俩留下墨宝。
才思敏捷的王老或许在参观过程中
早已诗兴大发，此刻只见他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小纸片，上面题有《普救寺
偶题》两首七绝：

白马将军义薄云，书生笔阵扫千
军。中条山色黄河水，长与莺娘驻好
春。

青年心事慕崔张，曾继三王注乐
章。老去尚余绮思在，自携海燕过西
厢。

前一首写的是孙飞虎兵围普救
寺，要抢莺莺为妻，张生写信给友人
白马将军杜确领兵解围才得以平
息。诗人感叹这里的好山好水，给莺
莺带来美好的春天。其中“莺娘”二
字，出自《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红
娘请宴”张生唱：“为甚俺莺娘心下十
分顺？都则为君瑞胸中百万兵。”后
一首是诗人称自己早在青年时代就
开始羡慕崔莺莺与张生的真挚爱情，
故继“三王”即明代注释或题评《西厢
记》的王世贞、王骥德、王思任三人之
后，重注这部名著。当时，王季思虽
已是八旬之翁，却依然有一颗年轻的
心，因而才偕同太太姜海燕来游这座
因《西厢记》而闻名于世的古刹，重温
一下这个美妙绝伦的爱情故事。王
先生正要提笔题诗，突然发现自己的
手颤抖了起来，怎么也不听使唤，便
对蒋先生说：“手抖得很。劳你的驾，
代我写一写。”蒋先生笑着说：“恭敬
不如从命，那我只好写了。”末了，写
下“王季思诗，蒋星煜书”一行清秀有
力的毛笔字。

如今，这座闻名中外的古刹早已
修复，坐落在永济市蒲州镇西厢村的
塬上，远远望去，殿宇楼阁，廊榭佛
塔，依塬托势，逐级升高，给人以雄浑
庄严、挺拔俊逸之感。王先生与蒋先
生虽然均已作古，但他俩当年游览普
救寺的这段佳话仍在当地流传。

（《温州日报》）

戏曲史论家王季思：一往情深在“西厢”
□张青仁

两万多公里的长城连接着北京、天津、
河北、山西、内蒙古等 15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北京地区的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
时期。在经过多个朝代的修缮后，明朝修
建的长城奠定了今天北京长城的基本形
态。长城从山海关一路向西，经平谷的将
军关进入北京市域，它仿佛一弯明亮的新
月，将北京北部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
平与西部的门头沟等6个区串联起来。

和其他省份相比，北京境内的长城并
不算长。573 公里的北京长城甚至不足整
个长城的二十分之一。这段并不算长的长
城，却是万里长城的精华所在。原因在于，
这一段长城，有着直接拱卫京师的重要地
位。历代王朝除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修建坚固的长城外，更在沿途密集地修建
城关，派出大量的将士驻守。这些驻边的
将士们，世世代代在长城脚下繁衍生息，在
守卫边关的同时，创造出具有浓厚地方特
色的文化形态。

在修筑长城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长
城沿线的民众与不同政权，都默契地将长
城视为彼此之间的界限。长城的修建，不
只是为了抵御战乱，更表达着长城内外的
人们对于和平的向往与共识。

矗立在这山水之间的巍峨长城，不仅
是守卫京师的屏障，是区隔农耕文明与游
牧文明的边界，更是长城内外各个民族都
认同的和平与安宁的象征。（《北京晚报》）

长城是屏障更是和平的向往

▲《西厢记剧注》 （资料图）


